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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朝美“一轨半”会谈还是没戏

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披
露，美方正准备邀请朝鲜高级
官员几周后访问纽约，与美国
前政府官员举行“一轨半”会
谈。如若成行，这将是特朗普上
台后，朝美双方的首次“接触”。

所谓“一轨半”会谈，是指
介于官方之间的“一轨”会谈与
非官方之间的“二轨”会谈之间
的一种接触，也被称为“1 . 5轨”
会谈。当会谈双方尚不具备正
式官方接触的条件时，“一轨
半”会谈一方面可在不影响双
方关系基调的情况下保持联
系，同时又不至于降至民间交
往的层级。“一轨半”会谈的内
容和成果，往往可被视为判断
双方关系走势的依据。

表面看，特朗普政府刚上
台一个月，朝美之间就有可能
举行此类会谈，而且发出邀请
的还是美方，可谓一件好事。然
而，正由于会谈双方是朝鲜和
美国，故不能对这一会谈的结
果抱太大希望。

首先，这次尚待确定的“一
轨半”会谈，时机很敏感。2月12
日，朝鲜突然向日本海方向试
射了一枚“北极星-2”中远程弹
道导弹。可以说，朝鲜是在用这
枚导弹来试探美国新政府的对
朝态度。但特朗普这招接得很
有水平，他先是在与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的紧急记者会上，甩
出一句“100%站在日本一边”，
后来又称会“强硬对待”，但具
体怎么个强硬法并未明说。显
然，上台伊始的特朗普，其对朝
政策框架仍在制定中。面对朝
鲜的试探，特朗普给出了一个
强有力的模糊答案。正因如此，
朝美双方才需要接触一下，探
探对方的虚实。也正因为这一

目的，注定了这次“一轨半”会
谈即便成行也不会有什么实质
性成果。

其次，朝美接触始终走不
出“核导试验/试射—接触—再
核导试验/试射—再接触……”
的循环。让我们来看一下近年
来朝美之间的“一轨半”接触。

2009年4月和7月，朝鲜先
是发射“光明星-2”号卫星，后
又连射7枚短程导弹，并在5月
25日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同
年10月，朝美之间借第20次东
北亚安全合作对话之机，在美
国加州进行了“一轨半”接触。

2012年4月和12月，朝鲜两
次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并
在2013年2月12日进行了第三
次核试验。此后，朝美双方分别
在2014年9月于德国柏林、2015
年1月于新加坡进行了“一轨
半”接触。

2016年1月6日朝鲜第四次
核试验后，朝美于同年2月重启
了“纽约渠道”接触。但显然效

果很不理想，朝鲜在同年7月宣
布关闭这一渠道，并在9月9日
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同年11
月，朝美又在瑞士日内瓦进行
了一次“一轨半”会谈。

可以看出，正如朝鲜半岛
局势陷入“负面循环”一样，
朝美接触也很难走出这样一
个怪圈。

第三，朝美“一轨半”会谈
乃至官方接触都难以取得实质
性进展的根本原因，是双方在
看待和解决朝核问题上存在着
根本矛盾。在朝鲜看来，自朝鲜
战争结束以来，朝美始终没有
签订和平条约，朝鲜半岛也因
停战协定而事实上并未完全结
束战争状态，这让平壤方面毫
无安全感，为此，朝方将发展
核、导计划视为应对安全威胁
的唯一可靠保障。而在美国看
来，朝鲜拥核是不可接受的，朝
鲜必须先弃核才能谈其他问
题，否则一切免谈。美方的这一
原则与朝方先谈判再商量弃核

的立场完全相反。
另外，从历次朝美“一轨

半”会谈的出席者来看，都是朝
鲜方面派出外务省美国事务负
责人，比如2015年1月时任朝鲜
副外相的李勇浩，以及现任朝
鲜外务省美国局局长崔善熙
等。而美方的参与者都是前政
府官员和学者，比如2015年1月
的前美国对朝政策代表博斯沃
思，以及这次据信是美方组织
者的美国对外政策全国委员
会的扎戈里亚，他曾任卡特政
府的亚洲事务顾问。由此不难
看出，在朝美“一轨半”接触
中，美方参与者的判断顶多被
美国政府当做建议来参考，至
于对实际对朝政策有多大影响
很难说。

在朝美对峙严重、对待朝
核问题立场互不相让的情况
下，再加上任性的特朗普当政，
这次朝美“一轨半”会谈即便成
行，其流于形式的可能性更大，
也更难获实质性成果。

英国“医暴”频发，医学生都不愿当医生了

在人们的惯常思维中，在
国外，医生可以称得上是“精英
阶层”了——— 他们在医学院寒
窗苦读多年后，换来的是一份
收入可观、社会地位高的好工
作。然而，最近英国媒体的一项
调查却发现，有一半学习医学
的学生最后都没有从事医生这
个职业。这是为什么呢？

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堪称全球最大规模的公
立医疗系统，拥有160万名雇
员，然而，在NHS工作的大夫和
护士却也不得不面临一个问
题：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最
近报道，去年平均每天有近200
起攻击NHS医生、护士或工作
人员的事件发生，而且攻击事

件数量近年来持续上升。
“我曾经目睹护士被打；还

有一次，一个怀着孕的护士被
人直接踢到了肚子。”曾在英格
兰、爱尔兰、澳大利亚多个急诊
室工作过的西蒙·杰克逊这样
描述他的亲眼所见。而他自己
也没幸免于难，他曾被病人咬
过，还有人把他按到墙上揍了
一顿。“最让人难过的是，我们

在病人最脆弱的时候拯救他
们，可他们却认为攻击我们是
再正常不过的事。”今年31岁的
西蒙目前转去儿科工作了，“现
在我也经常被孩子踢到、打到，
但这些都可以接受。”

露易丝是个实习医生，就
在接受采访前两天，她刚被一
个患有酒精戒断症的患者打
了。“那天晚上，他（那个患者）

袭击了一个医院里的司机、两
个警察，还有包括我在内的好
几个医护人员。”露易丝说，“我
觉得，每个NHS的医生可能都
有类似遭遇。幸好这次我身上
只留下了几处刮伤和淤青，但
不是每个工作人员都能像我这
么幸运。”

除了被攻击之外，受到来自
病人家属的威胁也是家常便饭。

“有好几次，有病人家属威胁我
说，要在我换班时把我拖出去打
一顿。”露易丝说，不得已之下，
她只能拜托保安把自己“护送”
到车边，才敢开车回家。

医生杰丝说，他们医护人
员每天下班时，总会彼此开玩
笑说“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我又
被打了”之类的话。曾有一个男
人给导医台打来电话，说要在
医院外面等杰丝下班，然后杀
了她。“但警察并不把这些当回
事，他们会说‘他就是吓唬吓唬
你，没事’。”杰丝说，“但我觉
得，这种人身威胁本来就是一

种冒犯。”
英国皇家护理学院的金

姆·森利说：“我见过各种各样
的‘医暴’事件，有人会扇医护
人员的耳光，有人冲过去揪医
生的领子，还有人朝医护人员
扔凳子，甚至把他们打成骨折。
这些行为不但会损害医生护士
的身体健康，从长远来看，医护
人员会感到很受伤，对他们的
心理状态也会造成影响。”

更可怕的是，遭受攻击的
医护人员数量还在持续上升。
2 0 1 5年到 2 0 1 6年，全英国有
70555名NHS医护人员遭到攻
击，这一数字较上一年上升了
4%。2011年至2012年，这一数字
是59744。

“作为医生，我们别无所
求，只期盼患者可以康复，但也
真心希望你们来到医院时，无
论是作为病人还是作为病人家
属，都对我们好一点。”露易丝
说。或许，这也是全世界医护人
员的心声。

提到近代军事的楷模，很
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德国。的确，
抛开战争正义性不论，德国从
19世纪统一起，至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为止，曾给世界留下
了一系列亮闪闪的战绩。普通
国家也许会因为一位天才将星
的统帅煊赫一时，但德国却整
整牛了一百年，它打胜仗的秘
诀何在？套用今天的时髦词汇，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德国人重
视“大数据”。

1871年2月26日，法国向刚
刚在战争中升格为德意志帝国
的普鲁士投降，普法战争宣告
结束。对于这场德国的立国之
战，当时的世界是十分震惊的。
因为法国之前一直是欧洲陆军
第一强国，而其当时的执政者

拿破仑三世不仅仅是那位威名
赫赫的拿破仑的侄儿，在执政
上也是一把好手。法国在他手
上不仅实现了工业化，而且打
败了老对手沙俄，看上去风光
无限，怎么就被突然冒出的普
鲁士打败了呢？

事实上，论起军备来，法国
与普鲁士相比一样不缺，兵力
也都是50多万人，却唯独缺少
了一样东西——— 总参谋部。这
也不怪法国人，因为总参谋部
这玩意儿是普鲁士人发明的，
在此之前，欧洲人打仗也有点

“兵法之妙，存乎一心”的架势，
战略决策全凭军事主官一个人
拍脑袋决定。

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主要职
责就是召集一堆参谋在战争未
开始前拼命地做数学题，把敌
我双方开战后能动员多少兵
力、需要多少补给、每天消耗多
少炮弹等等数据都算好了。普
鲁士人相信，当这些数据被汇
总到一起之后，敌方可能采取

什么行动，我军又应采取什么
战法，自然会呈现出来。

在对法国铁路情况经过测
算后，普鲁士总参谋部发现，法
国如果想在其领土突入德国境
内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发动
进攻，当地的铁路线是无法支
撑将30万的兵力同时投放在同
一地区的，其中一半兵力要在
靠近前线的斯特拉斯堡集结，
另一半则需要在腹地的梅斯下
车，两个集团军将被孚日山脉
所分割，首尾不能呼应。于是，
时任普军总参谋长的毛奇早在
战争爆发几年前就制定了各个
击破的作战计划。

而普法战争的进程也完全
在毛奇的意料之中。据说在开
战前，首相俾斯麦曾征询毛奇本
人意见，毛奇现场拿出一张纸，
对法国这几年的铁路运力变化
做了个测算，然后胸有成竹地回
了首相一句“没问题”。结果证
明，毛奇和他的总参谋部真是把
手上的数据玩绝了。

但没想到的是，德意志帝
国立国所依赖的这种“大数
据”，在数十年后却又生生葬送
了这个帝国。在一战前，为了应
对法俄联盟可能导致德军两线
作战的问题，德军总参谋部还
是根据火车运力数据，得出了
俄军总动员时间要比法军晚几
个月的结论。于是以时任总参
谋长施里芬命名的“施里芬计
划”形成了，它要求德军利用这
几个月的时间差，先在西线集
中兵力打垮法国人，而后再挥
师东进击溃俄军。

从表面上看，施里芬计划
似乎是毛奇计划的放大版，但
这个计划的致命缺点是把法国
和沙俄绑在了一起。一旦德国
只跟沙俄闹翻，施里芬计划却
依然生硬地要求德军先去招惹
法国人解决“后顾之忧”，这样，
两线作战这个本来要解决的问
题，因为一纸计划，反而成了发
动战争的条件。

不幸的是，这个致命缺点

最终真的发作了，据说在一战
即将爆发时，英法曾经放话，说
如果德国答应一些要求，两国
可以在德俄战争中保持中立。
得知此事的德皇威廉兴冲冲地
把总参谋长叫来，说那咱就放
弃计划、只收拾沙俄呗。此时制
订计划的施里芬已经作古，接
任总参谋长的正是毛奇的儿子
小毛奇。这位总参谋长一听皇
上的思路立刻就叫了起来：“这
怎么可能？这个计划已经准备
了许多年。陛下现在让我们放
弃它，军队是不会打仗的！”

德皇听了这个回答后一声
长叹，他看了看这位名将之子，
说道：“如果站在这里的是你父
亲，他一定不会给我这个答
案。”于是德国只好按施里芬计
划去打，四年后一战战败，德意
志帝国轰然解体。

是的，一个团队可以因为
掌握了数据而变得强大，但如
果他们被数据绑架，也可能会
掉进自己挖的坑。

德意志战争机器，成也“大数据”败也“大数据”

实习医生露易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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